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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糖在日常生活
中带给人们巨大的
欢乐。我家乡玉环
岛虽如一艘船，孤
悬于海，但在我国
制糖业兴盛、糖能
普遍供给前，就满载甜蜜
的生活图景。
清雍正六年，玉环建

制，大量闽人入籍，闽帮商
人开始在玉环贩运南货。
家乡的南货多指闽南及南
洋的食品，以糕点糖果为
主。清同治年间，玉环坎
门港贸易繁盛，商贾云集，
坎门埠头成为南货集散地
和中转站。我乡人开设商
铺，整载购进南货，还建
起糕点糖果作坊和酒坊，
把货物批转到温岭、乐清
等地。
民国末期，我外公和

他的六个兄弟把渔船改为
商船，往返中国台湾做生
意。我外婆八十多岁时还
跟我念叨：“那白糖就像是
从天而降的雪，用筲箕铲
起倒入麻袋，被客商贩运
走，糕点各式各样，水果
罐头以前没有吃过……”
家乡有一句很押韵的闽
南话：“一年经（经商）台
湾，三年说不完。”说不完
经营南北货时所见所闻，
也说不完各种食品的甜
味儿。直至我成年，还可
以在家乡买到乡人自制的
云片糕、红心糕、棋子糕和
牛皮糖。

各种糖融入海岛人的
生活。被风吹雨淋了，喝
碗热乎的红糖水祛风散
寒；女孩来了月信肚子疼，
生姜、桂圆加红糖煮起来，
喝下去活络气血。平日食
补的糯米酒、鸡蛋酒要加
红糖；松糕、米饼的制作要
拌红糖。七月七干妈送来
的红糖巧人是被宠溺的味
道；抻开糕头，裹上红糖，
是记忆中快要过年的味
道；外婆喜欢用食饼皮包
红糖和花生碎，那是福建
“麦裹煎”的味道。

白糖被重塑得
更为巧妙，各种粉
粿都可以用白糖拌
上桂花、花生、芝麻
等做馅料。家乡的油墩儿
是猪油和白糖相互成就的
美味，而猪油、白糖、桂花
炒年糕是少年时幸福的滋
味。用白糖油底抽浆做拔
丝土豆、拔丝苹果是锦瑟
年华的欢乐记忆。一碗白
糖炖丝瓜，用调羹啜饮，有
夏日的宁静和风雅。
冰糖剔透也八面玲

珑。我乡人用冰糖炖雪
梨、煨白木耳、煮折耳根，
做各种治愈系甜蜜汤汁。
冰糖的食用还包含着

科学的认知和想
象力。家禽和生
猛海鲜用冰糖作
为重要的食材，通
过黄酒的牵引，在
人间烟火中合力

寻求生命的强劲力量。
黑枣冰糖炖鸡是冬令

进补佳肴。外婆每年冬天
炖一只老母鸡给我爸吃。
她把斩好的鸡块倒入大砂
锅，加黄酒和水，投入冰糖
和黑枣慢炖，最后倒入已
成形的鸡卵和一堆金黄透
亮的蛋茬，香气从丝丝缕
缕到轰轰烈烈，馋煞我
们。但这是一家主劳力专
属，我爸偶尔给我们分一
块，尝到一块入骨香甜的
鸡肉，曾是我年少时的小

确幸。
红唇鲈鱼冰糖

鲜是我家乡民间治
疗久咳不愈的食疗
良方。外婆把鲜活

的花鲈拍晕，去鳞剔鳃。
掰开鲈鱼的上下颚，从鱼
口中拉出腥膻之物，用清
水把鱼体冲洗干净。将备
好的冰糖和姜片塞进鲈鱼
嘴里，合上双颚，一条完整
的鲈鱼盘在一个大瓷缸
里。倒入小半碗温开水，
几调羹黄酒，几块老冰糖，
扣上瓷缸盖隔水炖，待鲈
鱼汁充分渗透出来。揭开
锅盖，浓香扑鼻，汤汁乳白
浓稠，鱼肉嫩白细腻，空腹
吃肉喝汤后安枕而卧，静

待“药”到病除。
鲈鱼性甘温，有补五

脏、益筋骨、和肠胃、止咳
化痰的功效。冰糖炖鲈鱼
的药理是以辛甘的姜片和
温润的冰糖为药引，合之
黄酒去腥，滋阴的冰糖在
鱼汁里溶化，可大生津液，
营养丰富的鲈鱼补足肺、
肾元气的亏损，枯回槁泽，
无论虚热、虚寒引起的咳
嗽，均能补虚扶正。这些
我今日才懂的医理，外婆
早就运用它们作为武器，
击溃久咳体虚恶性循环之
顽症。除医理外，她应该
更懂得甜蜜的力量。
家乡人还信仰以形补

形的中医理论，猪肝补血、
猪心安神、猪肚调理脾胃，
都离不开冰糖的加持。
猪肝切片加冰糖，倒

入滚水，密闭在圆形的锡
罐里，隔水蒸。吃猪肝喝
汤，起到补血的作用。猪
心是整个儿放在砂锅里
炖，加上红枣、黄酒、生姜、
冰糖。炖至筷子能轻松插

入猪心，即可食。猪肚是
把糯米、板栗、莲子等塞到
肚里，再用线缝紧，置砂锅
里，加适量冰糖和酒水炖
煮。待猪肚包熟透了，提
出来切开。吃过几次，肠
胃就会调理妥当，有一副
猪肚十副良药之说。
我乡人还用冰糖炖猪

手，炖核桃腰肾肉；炖鸽
子、蹄髈、血蛤、梅童鱼、
鳖、河鳗、青蟹、弹涂鱼、海
参、花胶等，似乎无冰糖不

能炖的鲜。
据文献记载，唐朝名

将陈元光将军驱军南下，
开辟蛮夷之地，是福建漳
州历史上首位刺史，使漳
州成为老百姓的乐土。当
时糖还是贵族专享，他的
部下把糖和甜味饮馔带到
漳州一带，并与当地的食
材结合，流传开来。历经
千百年的发展，甜味成为
南方人喜欢的味道。而随
着人口的迁徙和南北的融

合，当年偏僻的玉环岛也
弥漫了甜蜜的气息，这是
历史、风物和智慧共同造
就了甜蜜的滋味。

叶 青

甜蜜的海岛

家 园（摄影） 汤 青

孟夏草木长，卉木芬芳，宜出
游。到如皋，访水绘园。自来私家
园林，乃园主的文化情结和生活情
趣的全方位外溢，我们尽可借此依
稀思索其性格和生涯。山石曲水，
明池花木，廊榭亭台，即诗即画。
匾额楹联，笔墨香逸。水绘园锦绣
清朗。冒辟疆董小宛的爱情故事
有永远的磁性；而故事后面的背景
深沉痛切。明末山河陆沉，风雨飘
摇。冒辟疆与侯方域、方以智、陈
贞慧结为挚友，世称“明季四公
子”，为爱国之复社的砥柱。徘
徊园中，我连带想及《桃花扇》。
冒辟疆董小宛、侯方域李香君，
人间双璧。水绘园竹木树石，
发散着与《桃花扇》同样的气节。
园依故城，水竹弥漫。我从东

门入园，一片明亮湖水“洗钵池”。
绕池有水绘桥、水绘楼、水明楼、寒
碧堂……园东为古澹园。两园之
间，架一小小石桥，名“浯溪桥”。
桥下之水，称“浯溪”，乃洗钵池北
流之水，景色极佳。近处寒碧堂后
古松，冠盖若浮云，白皮松林虬干
似龙蛇。人立林中，颇觉寒意凛
然，故名“寒碧”。引我深思的是，
这架精致的小石桥，为何冒辟疆

将其取名为“浯
溪桥”？

浯溪者，不在如皋也不在江
苏，而在几千里之外的湖南永州祁
阳县。水绘园主人神往着浯溪。
那祁阳地处祁山之南，曲折蜿蜒的
浯溪从山间流出，清澈见底，淙淙
不绝。浯溪水冲入湘江，溪畔悬崖
峭壁。“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
云齐。可磨可镌……”冒辟疆不仅
仅是遥望风景吧？我猜他在遥望
两位伟大的唐人。对时局满心忧
虑的他，肯定对唐元结的《浯溪铭》

产生了共鸣：“……湘水一曲，渊洄
傍山。山开石门，溪流潺潺……水
实殊怪，石又尤异。吾欲求退，将
老兹地。溪古地荒，芜没已久。命
曰浯溪，旌吾独有……”他更会于
内心敬慕元结招募义兵抗击史思
明叛军，在风云激荡中保全下大唐
十五座城池，安定了全国形势。大
历四年，50岁的元结隐居浯溪。
我想，尤使冒辟疆眼睛发亮

的应是元结为浯溪请到了一位佳
客——颜真卿。隐居的第二年，元
结邀请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丰
功伟绩的颜鲁公到浯溪做客，并请

颜公将自
己的《大唐
中兴颂》写成大字，令人镌刻于浯
溪旁陡壁之上。这年颜真卿62

岁，书法炉火纯青。元结邀颜公在
浯溪山顶赏月，吟诗饮酒，在“石韵
金音”石上击节轻敲。鸟鸣松涛，
溪水泠泠。元结的文字，在水绘园
主人的胸中缭绕：“……盛德之兴，
山高日升……”
颜鲁公人品书艺如高山大
河。安史之乱，颜氏家族坚守
城池奋勇抗击。其侄季明捐
躯；族中一门30余口被害。颜
公大恸，写下《祭侄稿》。苏东
坡道：“……颜平原死不忘君，

握拳透掌。”颜鲁公浯溪摩崖大字，
端庄浑穆，元气淋漓，力沉势足，正
义磅礴。湘江浯溪，江流有声，人
文无穷。近有书家感叹：“很难想
象，在古代，在偏远的湖湘南方，在
浯溪江边，有一块大书法家颜真卿
所书《大唐中兴颂》摩崖。远隔千
山万水的人都要朝圣一般而来，湖
湘有多么幸运！”
朝圣的人群中有水绘园主

吗？冒辟疆曾远赴衡阳探望亲友，
而衡阳往南一步就是祁阳……傍
晚的洗钵池烟水苍茫，他站在小小
石桥上，殷切地引领南望。

赵韩德

水绘园中浯溪桥

我是如何与“大砖块”大型工具类方
志类辞书结下不解之缘的呢？
我于1986年2月22日，十八岁生日

前，心血来潮地踏入了一个“备受争议”
的创作领域——漫画。

1988年夏天，在我经常去参加美术
交流活动的杨浦区文化馆开会时，
馆内负责群众文化工作的老师给
每位与会者，发了一份填写个人生
平和履历的表格，要求大家如实
填写，表格的右下方盖着鲜红的公
章——“上海市杨浦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
大约过了一年半载，我收到了

一本《杨浦区文化志（拟定稿）》审
阅铅印本，记得是横版印刷的，纸
质非常粗糙，没有装订，像“非法出
版物”似的散乱叠加着。我的个人
生平履历及漫画创作“事迹”被载
入此“书”。来信要求“入选者”认
真阅读相关章节，并希望提出宝贵
建议和意见，将反馈信息表确认签
字后再邮寄回“杨浦区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办公室”。
这下我真的慌了神，我要郑重

其事地来对待此事了！于是认认
真真地反复阅读了这本《杨浦区文
化志（拟定稿）》书，修改和补充了个人最
新履历信息。
在往后的几年里，我一如既往地在

为学习、工作、创作而忙忙碌碌，个人“名
垂区志”入典藏辞书的大事，早就忘得
“一干二净”了。

1996年春夏之际，我去杨浦区图书
馆借书，在展示台边看见一本刚
刚出版的、崭新的《上海市区志系
列丛书 ·杨浦区志》（上海社会科
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我忽然想
起了那起早被我抛至“九霄云外”
的往事。好奇心使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
这本厚重的《杨浦区志》，在群众文化和
大事记两个章节中，找到了有关我的两
条词条！
不久后，我去了位于杨浦区榆林路

上的中共杨浦区区委大院，“杨浦区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

的几位老者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告知
他们我想自费购买几部《杨浦区志》珍藏
时，他们立马去仓库给我提来两部沉甸
甸的崭新志书。并且恭恭敬敬地给了我
购书发票，我记得是八十元一本。
当天晚上，我家饭桌上早早收拾掉
了碗筷，我的父亲和母亲各自坐在
小板凳上，人手一本《杨浦区志》，
沉重的书脊斜靠在他们软绵绵的
膝盖上，他们“破天荒”地目不转睛
地“研读”，我仿佛看到了两老眼中
的泪花……
不久后，我把《杨浦区志》涉及

我词条的书页复印了几份，把复印
件剪贴在了我的《唐以文漫画作品
报刊剪贴本》上。这三大本《漫画
剪贴本》“档案”像我的影子一样，
一直追随了我一生。
然后我把这两本《杨浦区志》，

小心翼翼地又再包扎了起来，我想
从此“雪藏”了它们！毕竟我才28

岁，以后的人生路还很漫长……至
今这两本《杨浦区志》辞书还在我
书橱里规规矩矩地静静“躺平”着。
今天此事早已过去三十多年

了，我个人的生平和履历也相继被
载入了《中国民间名人录》《二十世

纪上海美术年表》《上海群众文化志》《杨
浦文化志》《漫画千家集》等八种大型工
具类和方志类辞书中。
三十多年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始

终没有忘记，我的出生、学习、工作、创作
等都是从杨浦区开始的，我是《杨浦区
志》的初代受益者和积极参与者！

不久前，我在网上搜索到我
的个人词条还出现在了《中国新
编地方志目录提要》（北京方志出
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书中清
晰地标注着该词条的原出处是

《杨浦区志》的字样。
从我最早与上海市杨浦区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的专家学者们打交道
算起，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时间了，他们
孜孜不倦、恪尽职守的学者形象深深地
印刻在我的脑海中。他们才是中国方志
这座宏伟大厦的基石和顶梁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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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面的大楼是河滨大楼，准
确地说，是大楼的背面。当年被誉
为“远东第一公寓”的大楼看过来，
好看、耐看，上下左右看不厌。大楼
层高十一，外墙面呈灰白色，造型凹
凸有致，沉稳、庄重又不失轩昂；俯
瞰现“S”状，楼顶竖座四方小亭，有
廊柱环围。亭的底座高高，亭顶形
似华盖。入夜，白炽灯亮起，整幢屋
宇外形被光影勾出。大楼东毗邻邮
政博物馆，西与上海总商会
比肩，它们于苏州河畔相邻
而居，房龄都近百年。
河滨大楼最近成了“网

红”地标，慕名前来观光的人
络绎不绝。打卡者可纵情欣赏外
观，欲入内则不行，那属私宅。大楼
内景我略知一二。读高中时，班里
黄同学家住六楼南向套房，她父亲
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
军。上世纪六十年代，市民大抵住
着弄堂石库门房，同学们好奇于有
电梯的公寓楼，几乎都去她家玩
过。黄家陈设简朴，桌椅是公家
的，睡的木板床连床头架也没有。
比起普通人家，只多了一部电话、
两只单人皮沙发而已。倚着阳台
栏杆，我们兴奋地眺望：苏州河道
挤满航行的木船、铁壳驳船；南北
两岸马路上，往来的汽车小得似蚂
蚁；宽阔的黄浦江上，大轮船彩旗飘

扬……惊讶声不时响起。黄妈妈身
体不好，常年病休在家。她朴素、和
蔼，从不嫌弃一群中学生的喧闹。
前些年，高中同学聚会，侨居美国
的黄特地赶了回来。忆及青葱岁
月时在河滨大楼玩的往事，那情、
那景恍若眼前。黄君说，河上船只
往来频繁，汽笛声响终日不停，噪
声太大。老父亲身有战时留下的
枪伤，睡眠不好，影响休息，后来换

房了。今日苏州河早已旧貌换新
颜，大家一时都有些遗憾。
大楼的加层房我也去过。有

老同事搬入八楼新居，同仁去贺乔
迁之喜。大楼还是那座大楼，但加
层所施用的建材、构件不如原配，
也无法原配。外观依原样翻造，入
室的感觉就逊色了。当年，市一医
院曾在大楼底层设过诊疗科，我因
扁桃体摘除术，住院在二楼。还有
更早的记忆可追溯。1956年成立
的上海中医学院，校舍尚在建，校
址暂借河滨大楼。二楼北向为学
生宿舍，我已故的表叔肖敏材教授
是首届学生。1957年大学生们搞
迎新春联欢活动，他带了上小学三

年级的我去宿舍
玩，晚上到附近新
雅饭店大礼堂看学
院的文艺表演，一
首男女对唱的阿尔
巴尼亚民歌《你含苞欲放的花》，我
至今记得。
白居易诗：“每因楼上西南望，

始觉人间道路长。”河滨大楼是优秀
历史建筑，邻近一江一河交汇处的

外滩源。百年沧桑，大楼里
演绎过丰富的故事，它目睹
了上海的发展；栉风沐雨，大
楼经历了加层、修缮的改造，
它见证了今日改革开放的辉

煌。每天晨起我爱去阳台，透过落
地南窗近看河滨大楼，远眺外滩金
三角。地铁10、12号线的出口处，
就在对面大楼的背后。每个工作日
的上午八九点，无论晴雨，唯见清一
色的年轻人鱼贯而出，握着手机、提
着早点或是午餐包，匆匆朝天潼路
东向赶路。他们朝气蓬勃，神态自
信，衣着前卫，是道亮丽的城市风景
线。流动的一幕，正也折射出上海
这座大都市的盎然生机。
对面的大楼看过来、看过来，恍

如一部纪录片电影，昨天、今天、明
天，相继在你的脑海放映，从戴红领
巾的少年看到华发丛生的老妪。能
不动情乎？

吴莉莉

对面的大楼看过来


